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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的诗人

第一次见到刘忠碧时，是休息时
间，她坐在一家快餐厅外的长凳上，手
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纸
片，有超市小票，有捡来的烟盒纸壳，也
有打印店扔掉的A4废纸。

翻一面就能写字了。
有时灵感来了，一个念头闪过，她

就随手抓起手边的纸，赶紧记下来。生
怕那些从生活里长出来的句子，转眼就
飞走了。

刘忠碧写的内容很多都跟日常工
作有关。她写垃圾桶：“勤擦果皮箱，清
风满路香。”她写护栏：“躬身拭护栏，汗
水湿衣衫。尘尽光映日，擦亮一城欢。”

她写给洒水车师傅：“晨迎微露洗
车行，一路清流润主城。骄阳不避除尘
累，无言坚守为民生。”

别人帮助她，她写诗表感谢：“风雨
黄葛叶纷飞，满地黄金手自挥。多谢组
长来相助，辛劳减半暖相偎。”

“五一”劳动节，她写下：“汗水淋漓
装锦绣，终生奋斗谱华章。”在别人看来
再普通不过的工作，在她笔下却有了另
一种模样。

她把扫地形容成拉二胡：“扫帚在
地面来回摆动，沙沙作响，像琴弦流淌
出的旋律”；她又把清扫落叶称为打太
极：“一推一拉，一进一退，看似缓慢，却
有自己的节奏。”“做哪样工作不累嘛，
但总要找点乐趣！”刘忠碧笑着说，她眼
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那是一种经历过生活风雨后依然
保持热爱的笑容。

一个自觉“失败”的人
诗歌是知己

如果不是遇见诗歌，刘忠碧一直觉
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年轻时，她初中
只读了两年，种过地，当过幼儿园阿姨，
进过工厂，也在建筑行业干过活。每做
一行，她都会认真干，到现在，她还会看
施工图纸，会核算材料。

几十年来，她换过多份工作，却始
终觉得自己没做出什么成绩，没有赚到
多少钱，也没有成为别人羡慕的人。

2025年10月，刘忠碧为了照顾孙
子搬到金源路附近居住，应聘上了环卫
岗位。

谈起过往，她总是摆摆手：“不说
了，不说了。”脸上挂着笑，可那笑容里，
又藏着一些复杂的东西。

那些生活给予她的遗憾和失
落，她很少向别人提起。直到
后来，她重新拾起年轻时的
爱好——写诗。

年轻时，她很喜欢写
诗。只不过，为了生计，不
得不四处奔波，写了又
扔，扔了又写，慢慢搁置
了下来。

真正坚持下来，倒是
这些年。“心里有什么话，
写下来就舒服了。”

在刘忠碧心里，诗歌像一
个不会打断她的朋友。高兴的
时候可以写，难过的时候也可以
写。前年母亲去世后，当第一个母亲
节到来时，她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写
下一首诗送给母亲。没人知道那首诗
写了多久，但她知道，那些说不出口的
思念，终于有了归处。

图书馆里的环卫工

到了午休时间，刘忠碧很快吃完
饭，往金源路附近的图书馆跑。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保安
小张说，刘大姐每次来图书馆，都会先
把扫把放在门外，洗干净手，再进去看
书，像完成一个郑重的仪式。有些字不
认识，她就翻字典。有些诗句不懂，她
就拿着本子去请教工作人员。

问她最喜欢看什么书，她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像《知音》一类的杂志看得最
多——她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最贴近。
看到好的词句，她就会掏出笔记下来，
慢慢品味、学习。

刘忠碧平时还爱看的电视节目是
《中国诗词大会》，一期都舍不得落下。
如果错过了直播，还会专门找重播补
上。

她喜欢听康震讲诗，也喜欢蒙曼慢
条斯理地分析典故。听到精彩处，经常
忘记时间。

上学时，一位姓杜的老师曾告诉
她：“写诗要有意境，也要源于生活。”几
十年过去，这句话她一直记得。虽然她
总谦虚地说：“我没文化，写得不好。”可
她写下的每一句，都来自真实生活，带
着泥土气息，带着烟火味道，带着普通
劳动者最朴素的情感。

诗不一定要被看见

刘忠碧有时会把诗发到环卫工微

信群，她说给大家活跃气氛。同事邓凤
英和潘延淑都看过。“我们基本都看得
懂。”“挺有意思的。”“看到身边有人给
我们环卫工群体写诗，觉得挺了不起
……”

有同事开玩笑说：“刘大姐，以后等
你出本诗集哦！”刘忠碧听完哈哈大笑：

“扯远了扯远了！我都是东拼西凑，咋
可能出书。你们爱看，我就开心咯。”然
后随口吟出一句，“天生无才不怕羞，拼
诗凑句写春秋。”工友们都乐了，她也跟
着笑，笑得像个孩子。

众人散了，她叹了口气说：“正儿八
经认真欣赏诗的人其实并不多。”有时
候，她发给老同学，对方只是礼貌地回
一个表情。也遇到过有人说她太闲，甚
至觉得是在故作高雅。

“会感到失落吗？”刘忠碧摇摇头：
“失落的事情太多了，这算什么。”

她早已学会与生活和解。
在她心里，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

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只是因为喜欢。

“别人发抖音视频，我写诗。别人
喜欢花花草草，我喜欢诗。就这么简
单！”

扫帚经过的地方，也有远方

“工作很辛苦吧？”她脱口而出：“炎
夏汗飞如瀑泻……”话没说完，自己先
捂嘴笑了。扫完遍地的落叶，她会随手
写下一首诗：“山城春深葛叶黄，繁英簌
簌满路香。”

对她来说，当一名环卫工同样有乐
趣，只要肯吃苦，不怕累，就能干好。没
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意义。无非就是把

路扫干净，让别人走得舒服一些。有时
听见路人夸赞一句：“大姐，这里扫得真
干净！”甚至还有人递来一瓶水，她心里
就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劳动有价值。

有人觉得诗歌属于远方，属于书
房，属于那些遥不可及的文学殿堂。可
在刘忠碧这里，诗歌就在垃圾桶旁，在
扫帚底下，在凌晨的街头。

我们问她会不会用AI写诗，她一
脸茫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AI。

但她知道凌晨4点的风是什么味道，
知道雨后树叶是什么颜色，知道一辆洒水
车驶过时，车灯会照亮谁回家的路。

这些，都是生活教给她的诗句。
傍晚时分，金源路的人渐渐多起

来。刘忠碧收起扫帚，把写满字的纸条
小心折好，放进口袋。

明天，她还会继续扫街，也会继续
写诗。她或许永远不会成为著名诗人，
她的诗或许依然没有太多人欣赏，但她
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诗意从来
不属于少数人，它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
的人。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热爱。即使
站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依然能够仰
望星空。而刘忠碧的浪漫，从来不是
逃离生活，恰恰是在生活最真实、最辛
苦的地方，依然愿意发现美、记录美、
热爱美。

她扫的是街道，写下的是人间。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邹飞

第一眼见到刘大姐时，
很难把她和诗歌联系起
来。个子不高，圆嘟嘟的

脸，说话带着永川大安老家口音。
刘忠碧今年65岁，是重庆左岸

环卫两江新区项目部的一名普通环
卫工，负责金源路附近路段保洁。当
环卫工大半年期间，写下了近100首
诗，大家都笑称她是“马路诗人”。

刘大姐却连连摆手，她觉得诗人
这个称谓离自己很远、很远。

在她这里，诗歌长在垃圾桶旁，
长在泥土里，长在被揉皱的烟盒纸
上，长在车水马龙的路边。

刘大姐

在她这里，诗歌长在垃圾桶旁，长在泥
土里，长在被揉皱的烟盒纸上，长在车水马
龙的路边。她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诗意属
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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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里看书在图书馆里看书

当环卫工大半
年期间，刘忠
碧写下了近一
百首诗。

刘
忠
碧

马路诗人


